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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理学老师
马春芬

我的心理学老师张一帆先生，
是我生命历程中给予我最多鼓励和
最大影响的老师之一， 我无比崇敬
和感激他。

张老师教我们时大约 30 岁，
他身材不高， 瘦小干练， 步履匆
匆， 不苟言笑， 自带威严。 每年学
生们评选 “我最喜爱的老师”， 张
老师都名列第一； 他连续十年被评
为学院 “四大才子”； 他那时已经
为上百部译制片配过音， 为师大实
习生上心理学示范课； 是青年教师
中唯一的教学免检者； 他的 “西方
心理学史” 讲座， 吸引了众多学
生， 连窗台上都坐满了人……

张老师讲课旁征博引， 妙趣横
生。 来自边疆的我之前从未见过一
个老师有那么好的口才， 不翻看教
案， 很少板书， 仅凭书上的几行
字， 他就能滔滔不绝讲一节精彩的
课， 让性格内向、 才疏学浅的我叹
为观止。 我特别喜欢张老师的课，
想把他说的每句话都记在脑子里，
那些深奥的心理学术语， 经他形象
诠释， 再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 基
本上都可以理解。

张老师上课有个习惯， 他在讲
台上放着班级花名册， 每堂课开始
时， 他会随机提问上节课的内容。
同学们爱上他的课， 唯独对这个环

节头痛不已。 每次一上课， 大家都
低着头祈祷自己不要被抽到。 如今
想来， 他的 “温故知新” 法、 鼓励
学生表达观点等教学方式， 到现在
也不过时。

期中考试， 我的心理学考了
92 分， 比课代表少了 3 分， 有些
同学的成绩则惨不忍睹。 考试后的
那节课， 张老师提问了一个问题，
叫了几个人， 都没回答上来。 张老
师显出有些失望的样子， 不再看花
名册， 先叫起课代表回答， 接着，
他忽然点了我的名字。 我一愣， 站
了起来。 当时我没有完全的把握，
所以回答得很没有底气。 我答完
了， 张老师说： “很好嘛！” 转而
责备道， “既然会， 为什么不举
手？” 我的心因紧张而狂跳着， 心
里随即溢满了庆幸。

还有一次复习课上， 我问了张
老师一个问题， 老师用笔在我的笔
记本上写了一段话， 大意是区别两
个概念。 他的字有点像隶书， 也像
草书， 总之很有范儿。 我像得到了
明星签名一样稀罕， 30 年过去了，
那个发黄的本子至今还在我的书
架上。

寒假过后， 是学校的表彰大
会， 我有幸被评为三好生。 我们在
体育馆内席地而坐， 还欣赏了穿插

的节目， 其中就有张老师的诗朗
诵。 依稀记得是关于 “西北大汉”
之类的一首诗， 他的朗诵大气磅
礴， 酣畅淋漓， 偌大的场馆充满他
浑厚的声音， 时而雄壮豪迈犹如万
马奔腾， 时而低沉婉转好似空谷传
响，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在现场听到
令人荡气回肠的朗诵。

期末考试转眼到来， 那天我去
得晚， 阶梯教室已经坐满了同学，
只有最前排的位子还空着， 我便坐
在第一排。 对于这个考试， 我还是
有信心的。 考试是张老师自己监
考， 他定定地坐在讲桌前， 也不来
回走动。 我做得很顺利， 早早就做
完了， 交了卷走出考场， 心里还在
回味， 不知答卷有没有疏漏。 正在
这时， 班上一位女生在身后喊我：
“张老师叫你呢！”

我的心再一次狂跳起来： 考试
还没结束， 老师叫我回去干什么？
难道是我的卷子有什么问题吗？ 我
忐忑不安地走到了阶梯教室门口，
小声问： “老师， 您找我？” 不料，
张老师手臂一挥： “没事了， 你回
去吧！” 我满腹狐疑地离开了。 暑
假收拾行李时， 班主任骆老师来我
们宿舍， 递给我一本影集和一支钢
笔： “这是张老师送给你的， 祝贺
你， 心理学考了满分。” 我激动得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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